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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雨离去，
村野的那片芦苇塘，
碧蓝的天空，
倒映在平静的水面。

塘畔的芦丛里，
蛙眨着明亮的眼睛，
放开了歌喉，
唱个不休。

那摇摆的柳丝，
也来给蛙歌伴舞。
一只蛙穿出了芦丛，
跳入水中，
加大了歌唱。
浮出水面的气泡，
形成一串串音符。
在那近一轮，
远一轮的漪纹上，
悠悠漾漾。

听那蛙的歌，
一声云影，
一声水色，
一声扬去，
一声归来。
传遍了篱笆缠绕的村舍。

芦塘清澈，
蛙歌起起落落，
缠绵着夏日的火热。
农家背上的那个太阳，
像是炉膛中的火在燃烧。
那黑里透红的脸庞，
是勤劳点燃的火焰，
日子，
越烧越旺……

亲近草木避暑天 □鲍海英

孩子大一就报名参加征兵， 在提
交了一系列的资料， 儿子用体能训练
期间养成的肯吃苦的品格和身高的优
势顺利脱颖而出， 他真的要去当兵了。
得知他要去当兵， 我一千个不舍， 一
万个不忍心， 军人是什么， 是祖国的
钢铁长城， 每一次水灾、 每一次地震，
每一次火灾， 都是人民子弟兵逆行上
前， 网上传的照片让人看之落泪， 一
个年轻的战士坐在泥水边， 手里拿着
盒饭睡着了， 还有那些在爆炸中、 在
火灾中牺牲的消防战士……孩子是
我捧在手里怕摔倒的掌上明珠， 我怎
么舍得， 但儿子执意要去当兵， 跟我
说 ： “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带我看
《高山下的花环》 《上甘岭》， 以为我
不懂， 还给我解说……” 我知道， 眼
里的小子已经长大了， 有自己的想法
了， 我决定支持他， 只是叮嘱他千万
要注意安全。

记得2017年， 我参加江苏省残疾
人作家培训班， 遇到南通的伤残军人
许波银 ， 他是一位没有光感的盲人 ，

出入皆由他的妻子不离不弃地陪伴 ，
当他讲叙自己的故事时， 我被感动了。
许波银18岁入伍， 20岁在云南参加排
雷敢死队时， 为了掩护战友， 在一声
巨响里失去了知觉， 双眼被炸弹夺去
了光明。 转业回老家在家乡学校做分
享活动时， 她的妻子被他的事迹感动，
不惜和家人断绝关系顶着压力和他裸
婚。 后来他学了按摩， 开了按摩诊所，
妻子是他的眼， 夫妻恩爱。 后来妻子
车祸去世， 再婚的妻子继续当他的眼，
把他黑暗的生活打理得十分妥当。 盲
人节时我们一起参加培训， 他在教室
里唱歌： 也许我的眼睛再也不能睁开，
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 也许我倒
下， 再也不会醒来， 你是否还要永久
的期待……我为之感动， 唱起： 如果
是这样， 我不会悲哀， 共和国的土壤
上有你们付出的爱， 如果是这样， 我
不会悲哀， 共和国的旗帜上有你们血
染的风采……台下， 同学们掌声如雷。

或许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潜默移
化， 筑起孩子的军营梦。 孩子自己提

交材料、 训练、 考核， 他说有好多同
学报名， 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三十， 我
说你怕啥， 读小学时参加跳远， 天天
训练， 无数次摔倒在沙地上， 回家走
不了路 ， 我让你放弃 ， 不参加竞赛 ，
你没有放弃、 给你挑水泡时， 你一声
不吭， 能忍疼； 中考成绩差， 我骂你，
把你送到武汉娘家呆了一个月不管你，
你知道努力， 还考上了大学。

最终孩子如愿以偿 ， 顺利参军 。
那时， 儿子在南京市江宁大学城上大
学。 当时疫情严重， 走的时候我不能
十里相送。 他和同学一起先坐车去了
河北， 集中隔离半月。 然后分配到了
四川乐山， 主要从事物资运输， 他说
从军后去了西藏、 去了很多地方， 一
句话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我督促他
考军校， 他说量力而为， 我无语败阵
……他从来就不是学霸， 我也不逼他
了。 儿行千里母担忧， 他从来不吃辣
椒， 在四川怎么过得了饮食关？ 侄女
说： 军营应该有其它的蔬菜， 这个年
代还担心什么？ 可我还是忍不住……

军营里的除夕， 他发了年夜饭照
片， 我吃着大餐， 心疼孩子。 去年冬
天我在重庆学习时， 自助餐每一道菜
都很辣， 吃不下， 就想着不吃辣的孩
子怎么熬过川味菜的。 今年3月， 他退
伍归来， 在禄口机场， 我在接机的人
流里长颈鹿般紧盯着那扇玻璃门， 终
于小子背着大大的军用包走了出来 。
脸上很多红疙瘩， 骨架结实， 一看就
知道是做了很多体力活的状态， 他发
朋友圈说 “不后悔”， 他决定继续上大
学去。 只是习惯了天天跑步， 轻松跑
10公里， 音乐盲的他也会唱很多首军
歌， 还说起参加过消防演习的事。

侄女逗我家儿子： 你真不怕危险
吗？ 比如去西藏运输物资， 那边高原
反应， 你不怕吗？ 小子笑道： 穿着军
装我就是军人， 天职是守护人民群众
的安宁 ， 有啥怕的 。 他说怀念班长 ，
还为之一展歌喉： 军队里因为有了无
数个你 ， 才有铁的纪律充满战斗力 。
军队里因为有了无数个你， 才有代代
光荣和胜利……

母 子 国 防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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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瑕

转眼到了大暑天 ， 酷热对我来
说 ， 要比冬天的冷 ， 更让我觉得难
熬 。 可回想儿时的夏日 ， 我们几个
小伙伴在炎炎夏日下奔跑，也没有觉
得有多热 。 那时的房屋 ， 似乎更有
凉意 。 那时 ， 老屋的墙基 ， 是土坯
做的 ， 屋顶盖的是荒草 。 为防雨水
对墙基的冲刷 ， 很多人家的墙基 ，
还用泥巴裹着草帘护着墙头。

那时，老屋是有很多凉意的。 不
像现在，房子都是混凝土做的。 那时
老屋之所以清凉，是因为老屋被草木
紧紧包裹着，是因为草木生清凉。

草木生清凉 ， 在酷热难耐的暑
天夜晚 ， 感觉会更明显 。 儿时 ， 为
躲避热浪 ， 更有顽童 ， 爬上树梢乘
凉 。 风在树端 ， 凉意丝丝缕缕从枝
叶析出 ， 因为贪凉 ， 直到半夜也不
肯下树来回屋内睡觉。

那时 ， 我家屋前屋后 ， 长有许
多高大的树木 。 特别是屋后 ， 有一

个大竹园 。 每到热浪翻滚的夏天 ，
爷爷总会扛上门板 ， 到大竹园里睡
午觉 。 大竹园里虽然没有风 ， 但浓
荫密闭 ， 就连阳光也很难穿透 。 在
大竹园里睡觉 ， 清凉宜人 ， 或依或
躺， 自在清凉。

那时 ， 每到热浪袭人的暑天 ，
爷爷的手里 ， 总会有一把芭蕉扇 。
傍晚 ， 当我坐在门前乘凉 ， 爷爷就
会摇起扇子 ， 从我身边走过 ， 一股
清凉之风 ， 立即从我身上滑过 ， 顿
感凉意四起。

爷爷有一把藤椅 ， 那是他夏天
乘凉用的 。 那个藤椅 ， 虽说年代已
久 ， 但人只要一躺在上面 ， 顿感一
股植物的清凉 ， 在体内四散开来 。
所以 ， 每次我去爷爷家 ， 只要爷爷
不躺 ， 我总会身不由己 ， 要在那把
老藤椅里 ， 躺一躺 ， 体验一下老藤
椅带给我的清凉。

那时 ， 我家床上的席子 ， 每年

夏天 ， 都要换上竹席 。 编竹席 ， 在
农村 ， 需要请篾匠 。 屋后大竹园有
的是竹子 ， 只需要花上工钱 ， 请人
编竹席不是难事。

可爷爷似乎并不满足于一张竹
席过热天 。 有一次回家 ， 我发现 ，
不知何时 ， 他从镇上买回来一张竹
床 。 竹床没有木床那么笨重 ， 暑天
的夜晚 ， 爷爷会把它扛到有风的打
谷场 。 也许 ， 在爷爷的眼里 ， 轻便
的竹床， 可以跟着风跑， 风到哪里，
凉意在哪里 ， 竹床就搬到哪里 。 爷
爷的竹床， 装满了我童年的快乐。

如今 ， 尽管有空调电扇 ， 但若
想自在度夏， 自然还是离不开草木。
明代刘基诗云 ： “凯风扇朱夏 ， 草
木生清凉。” 炎热的暑天， 如果手持
一把芭蕉扇 ， 有空钻进草木 ， 亲近
草木 ， 与草木为伍 ， 即使天上有火
辣辣的太阳 ， 天气再热 ， 身体也会
自生清凉。

□张文泽/画 冷冰/文红袄漫话

真理解
卖饼不忧粮
吃喝抵本偿
偷尝何算错
各自撤疑防

时事迷
时间甩常腿
自顾绕圈忙
圆转无终始
事情分短长

同春在
新芽扑大地
布景报消息
提笔诗一首
与时心比齐

团团坐
日月转圆全
轮回似旧颜
和谐团让坐
何必较先前

□韩国政

芦塘蛙歌


